
最近，白天忙着上班，晚上关在房间看书
写作，已很久没有出去。前几日，好友来约，说
是一起去抓知了——此“知了”非小时候玩的
知了，是知了的幼虫，抓来吃的。确切地说，它
叫知了虫，或是“知了猴”，更有甚者称它为“唐
僧肉”。其营养价值之高及味美，不言而喻。

一晚，见天气凉爽，我在微信群里聊起这
个，和同学周杰一拍即合，就定下了。

傍晚六点半，在郎家坪水库坝上集合，转而
去了我家附近的竹园。那里路好走，地形熟，又
少毒虫毒蛇，相对安全点。前几年，我和他就来
过几次，竹园虽不大，收获也不多，但够吃了。

入园不久，外面还算亮堂，可一进了里
面，伸手不见五指，像是把两个人同时扔进了
墨池里。刚开始还想省电，现在不得不把手
电打起，射出两道光柱，像极了两根能长能短
的金箍棒，又像是两把可以无限延长的光
剑。可这光，在这无尽的黑暗里，微弱得像是
随时要被吞噬。这时，朋友打趣地说：“这是
我们的命根子，坏了，或者没电了，就要与这
山上的孤魂野鬼为伴，与虫同眠。”我说不是
有手机嘛。话音刚落，朋友已掏出了手机，在
我的面前晃了晃——手机显示已快没电。

这也难怪，现在用的都是智能机，一天玩
下来，也用得差不多了。而我，比他准备得要
充分一点，因为我一下班，就在家里充了会
电，但也不多，也就一半不到点。我做事比他
谨慎，并不是我比他有远见，或者说深谋远
虑，而是我担心我的手电——朋友的手电是
新买的，而我的已用了四五年。它是一支上
了年纪的手电，相当于人的爷爷辈，到了暮
年。人是多精贵的东西，到了暮年也离死不
远，更何况我这买的手电才花了十几块钱。

两个人边闲聊，边分头行动，但又离得不
是很远。荒山野岭，黑夜若再加上独行，人很
容易胡思乱想，产生不好的幻觉。因此我们
成了彼此的慰藉，有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
感觉。寻着寻着，我突然在竹子根部的“箬壳”
上发现了一只，突然大叫一声：“找到了！”着实
把朋友吓了一跳。可等我过去伸手去捉，捏在
手里却没分量——空的！是一只知了壳。黑
灯瞎火的，壳与虫，不仔细看，确实不好分辨。
一般说来，是活虫，背部略微有点绿，细观之，
微微地会动。而空壳，有些背部有一道明显的
裂口；有些裂口不明显的，神态看起来就呆板
些。一时不好分辨，为了不错过，只能伸手去
捏，捏到是壳，捏碎了扔在地上，吐口唾沫，骂
一句：“死了还来骗老子，不老实！”捏到的是活
虫，再高呼一声：“找到了！”此重复一遍，往往
才是货真价实地找到了。而第一遍，是给彼此
打打气、鼓鼓劲，做不了数的——不然多沉闷，
沉闷得久了，就没了捉的兴趣。

就这么找了一段时间，“知了猴”一个没
发现，冷汗、热汗却出了一身，身体的热量被
衣服包裹着，热得人快晕倒，衣服全湿透了。

就在我找得心灰意冷时，灯光扫过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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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进山里夜进山里
捉虫记捉虫记
□沈东海

一株膝盖高的草像是被我的光柱拨动了
一下，微微地在抖动。你可别吓一跳，以
为见鬼了。我这个老手，笑开了花，又扯
起了嗓子，大喊道：“找到了！”在那片宽厚
的绿叶底下，我捉出了一只还在努力向上
爬的“知了猴”，把朋友羡慕得一个劲地夸
我技术不错，还想让我拿给他玩玩。我一
把捏在手心，哪舍得！还没等他开口骂我

“小气”，就已把它扔入了可乐瓶里——瓶
口太小，扔进去便不好拿出来了。这时，
我拿瓶朝朋友摇了摇，知了在瓶里晃动
着，“笃笃笃”的。朋友知我在开玩笑，却
顺势骂我太“坏”了。这一小小的玩笑，相
互一激，却把大家的捉虫劲都提上来了，
好似要比一比，看今晚谁捉的多。可惜朋
友这八百度的近视，和我左250、右520
的度数没法比，矮个里，我比他高一头呢。

找到了“知了猴”，人也终于给热坏
了，才发现自己累坏了。我刚想说在这歇
会，朋友却告诉我说发现了一条大蜈蚣，
还打趣地问我要不要。我过去一看，那蜈
蚣大得吓人，一个手指头这么粗，十几公
分长，一动不动地趴在“箬壳”上。我说：

“你还是把它弄死吧，不然待会给它咬
了。估计它趴在这，也是等着吃爬上来的

‘知了猴’的。”朋友却摇摇头，说：“我看还
是算了，等会碾死一条蜈蚣王，整座山的
蜈蚣都爬出来找我们算账，那就死定了。”
当时我虽笑他科幻电影看多了，但后背还
是忍不住一阵发凉。

蜈蚣我倒不怕，倒担心朋友这短裤、
拖鞋的，要是被咬一口，那就麻烦了。叫
他来的时候，本想提醒一句，没想到他这
么“二”，差点就要口头“教训”他了。两个
人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就开始往山上
爬。等我们爬到山腰，这时，我已抓到了
四只，看时间，才晚上七点二十分，照这速
度，今晚还不抓个几十只？而朋友愁眉不
展，说他今晚倒霉透了，竟还没开张——
一个也没进账。

正当我得意洋洋，一盆冷水泼来了
——手电闪了几下，“啪”，突然暗了，敲了
敲，明明暗暗，就算亮了也不怎么亮——
快没电了。这还怎么抓，难道要我像摸螺
蛳一样在山上摸知了吗？朋友笑了，好似
这回他胜券在握。我说要不我们下次再来

吧，这没法玩了。朋友见这情况，也不开玩笑
了，说他抓到一只就走，快的，不然大老远赶
来，空手而归，太丢脸了。我就站在原地等。
等久了，我摸出手机，打开手电，顿时把自己吓
了一跳。我没想到现在的手机手电筒这么亮，
已赶超了我的那只破手电（这手机买了才两个
月）。于是我把手电插裤兜，继续投入战斗。

从山腰一直爬到山顶，时间已近晚上八
点，这时抓来的“知了猴”背部越来越绿，抓到
后来，竟抓到一只已蜕了一半的“知了猴”。
整个“知了猴”没有坚硬的外壳，嫩绿色，拿在
手上如粉团，柔软细腻，非常漂亮。

接着，我喜欢观察事物的欲望被勾起来
了，找了个有“知了猴”的地方，开始埋伏在一
旁，用手电对准它，偷偷观望着，想把整个过
程看完。一旁的朋友没耐心看这个，边骂我

“神经病”，边走了。只见它起先静静地停在
那里，身体开始越来越绿，然后背上裂出一道
口子，里面嫩绿的蝉就露出来了。接下来蜕
壳的过程，绝对是震撼的。它先将自己的头
弄出来，接着是前腿与翅膀，最后，像个体操
运动员，把自己的身体倒挂着，美极了！

这些蜕了壳的幼虫，除了像体操运动员
般倒挂着，还有的像双杠运动员两只爪子抓
在壳上。倒挂的是刚出来的，羽翼整个团在
一起，还很小；正挂着的，羽翼已展开，只等身
子变硬，然后飞翔。对于抓虫人而言，这是黄
金时间，因为显眼。而对于知了来说，和飞机
一样，起飞之前总是最危险。而虫多的地方，
地上也总会有许多知了花。知了花，是一种受
了某种虫草菌感染，死后从虫体内抽出一朵类
似花的菌丝体。它是一味好中药，大补的。

人在抓得兴奋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安
全。在夜晚，人之于山野，一定要记得来时的
路、下山的大致方向，千万不要在山上兜兜转
转，把自己搞蒙了，那是很危险的。假如这时手
机还能定位，倒还好，不然没了信号，那就真的
麻烦了。所以夜进山，对地形的了解很重要。
当然，现在的山上蛇不多，但这时节蜈蚣很多，
它们跟人一样，都是冲着知了虫来的，所以找到
了知了虫，特别是在一个地方抓了好几只，千万
别忘了用手电朝四周扫一圈。

抓到晚上八点四十分，我们都下了山，再
晚就没了。我数了数，十五个，朋友抓了十个。
我拨了两个给它，算是平分了。回来的路上，我
聊起吃法。我说知了虫蜕了壳的味道最好，用油
煎，下点辣椒，入椒盐、十三香，最好吃。假如再
来碗冰啤，那绝了。当晚到家，我就是这么做的。

“知了猴”入口，无异味，有点嚼劲，外酥里嫩，
香！有点像加厚了的大虾，但又不太像。食物之
于口味，总是很难形容的。那晚，我除了这么做，
还把其中的六个裹了加了蛋的粉糊，椒盐油炸
了。跟我妈交代，说明天老姐他们来，吃的时候
就说里面裹的是虾，味道差不多的。

第二天回到家，外甥嚷着问我：“舅舅，你
昨晚去抓‘知了猴’了？”我妈说：“骗他吃了三
个，味道好死，不是他爹吃到第二个掉出个爪
子，估计还吃不出来。”外甥知道自己吃的是
虫子，吓得傻掉了，说这下肚子要完蛋了……

看罢此文，假如你觉得有趣，不妨也去亲
身体验一次吧。夜行中除了知了，还有许多
小生命等着你去观察，描绘在你的笔下。此
行不虚，若不是为了美食，也是绝美的。

←刚从地下爬出来的“知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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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展翅翱翔的知了。


